
李绾推开尘封十年的仓库大

门，清晰地听到房子的骨骼在颤

抖。父亲离世后，这是她第一次踏

足仓库，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下个

月房租到期，传承了四代的戏班就

要彻底解散。

月光漫入仓库，空气中飞舞的尘

埃无处藏躲。李绾呛得咳了两声，甩

手掸开灰尘，借着月光，她看见堆叠

的樟木箱，箱体的红漆斑驳剥落，只

能隐约辨认出部分剧目的字迹。

李绾感慨万千，叹了一口气说：

“爸，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看戏剧了。”她

的声音单薄地飘在空旷的仓库里。整

理箱子时，李绾注意到角落的箱子，十

分古怪，其他地方都落了灰，唯独它一

尘不染。她蹲下身，手指触碰到铜锁

的瞬间，“咔嗒”一声，锁开了。

箱子里存放着一套明净整齐的

冰蓝色戏服，李绾轻轻抚摸戏服，绸

缎似月光般在她掌心流淌。她认出

来，这是父亲表演时常穿的生角戏

服，领口绣着栩栩如生的梅花纹样，

内衬用红线绣着两枚小字。

“柳珩。”李绾轻声念道，思绪飘

回二十年前。父亲教她四功五法时

讲过，一百年前，浮生班出了位叫柳

珩的名角，演《牡丹亭》中的柳梦梅名

满天下，后来演《惊梦》一折时猝死。

据说他死后，身上的戏服怎么都脱不

下来。

李绾鬼使神差地将戏服穿在身

上，刹那间，她仿佛回到小时候，父亲

一字一句一动作，教导她四功五法。

紧接着，一股月光般的凉意沁入心

头，李绾两眼一黑，耳边响起震天的

锣鼓声。

“柳老板，该您登场啦！”

李绾猛地睁开眼，仓库变成古朴

的化妆间。她坐在一面铜镜前，镜中

男子丰神俊朗，穿着浮生班的冰蓝色

戏服。

她抬手，镜中人也抬手；她眨眼，

镜中人亦眨眼。

“我这是……”李绾开口，入耳却

是清朗的男声。

“柳老板，您今儿个怎么发起呆

了？”身穿短打的小厮推门进来，焦急

地说：“台下满座，皆等着看您的《惊

梦》呢！”

李绾——不，准确地说，现在她

是柳珩——被小厮推着登上戏台。

她没演过《游园惊梦》，却神奇地知道

所有唱词、身段和眼神。

“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李绾的声音不属于自己，更像是

这具身体的灵魂记忆，每次转身，每

个眼神，都仿佛是跨越时空的合作。

这一刻，李绾就是柳梦梅。

“生同室，死同穴，口不心齐，寿

随香灭”，唱到此段，李绾突然心如

刀绞。这并非她的情感，钻心刺骨

的痛却让她感觉是亲身经历过。恍

惚中，她瞥见一名女子躲在台下角

落，身穿杜丽娘的戏服，含情脉脉地

看着她这边。

“今天的《牡丹亭》，柳老板唱得

格外动情。”下场时，班主轻拍她的

肩膀说：“尤其是那段‘口不心齐，寿

随香灭’，我见台下程小姐都已潸然

泪下。”

李绾正想问程小姐是谁，内心忽

然一阵悸动，就听到柳珩的声音说：

“她来了，在哪？”

班主意味深长地看她一眼，压低

声音说：“柳老板，您知道的，班子里

不许……”

“我晓得规矩。”李绾不由自主地

开口，心脏似一匹脱缰的野马。她意

识到，她不仅占据柳珩的身体，还共

享他的情感和记忆。程小姐出身名

门，与柳珩相互爱慕。每次他演《牡

丹亭》，她都会来。

回到化妆间，李绾盯着铜镜里剑

眉星目的脸，十分困惑：“我这是……

穿越了？”

“你穿了我的戏服。”镜中的柳珩

忽然开口：“只有对戏曲执念至深之

人方能看见我。”

李绾倒吸一口凉气：“你是……”

“我是柳珩死后执念所化的‘戏

魂’。一百年来，我一直在等一个能

继承我衣钵的人。你身体里有浮生

班的血脉，我能感受到你内心对戏曲

的热爱——你就是我要等的人。”

“可我根本不会唱戏。”李绾苦

笑，她已经十年没接触过戏曲了。

“你若不会唱戏，方才你如何能

将柳梦梅演绎得如此完美？记忆

虽是我的，但你的情感真真切切。”

说罢，柳珩消失，镜中的脸变成她

的模样，“李绾，浮生班的传承万不

能断。”

李绾还有话想说，突然天地倒

转，黑白错乱，她感觉身体在坠落，穿

过无数的光影碎片。李绾看见柳珩

吐血倒在台上，冰蓝色的戏服被鲜血

浸染；看见戏班的人试图脱下戏服安

葬他，戏服却好似长在他身上；看见

他们决定将柳珩下葬，最后一刻，戏

服自己脱落……

“李绾！李绾！”

李绾睁开眼，化妆间变回陈旧的

仓库。房东吴阿姨正满脸焦急地拍

她的脸，“你这孩子，喊你半天没反

应，真是吓死我了！”

李绾大口喘着气，隐隐约约中，

她感觉有什么东西变得不一样了，

低头一看，领口的梅花赫然多了一

抹暗红。

“吴阿姨，我要续租！”李绾颤抖

着声音说。

三个月后，女子穿着冰蓝色戏服

在仓库里清唱《牡丹亭》选段的视频

爆火网络。视频中，月光将她包裹，

唱念做打，惟妙惟肖。

李绾将仓库改成剧社。每次演

出，她都会小心地穿上冰蓝色戏服，

等待月光漫过全身。她知道，柳珩的

灵魂与她同在。当她起舞时，有一部

分动作不属于她自己；当她开嗓时，

有一个声音与她合唱。

一天夜里，剧社散戏，李绾留在

最后收拾道具。身后，忽然响起一道

熟悉的唱腔：“生同室，死同穴，口不

心齐，寿随香灭……”

李绾回眸去看，氤氲的月光穿过

仓库，落在地上洇出一幅梅花的影

子，一道清瘦修长的人影自月光中徐

徐走出。两人眸光交汇，微微一笑，

默契地扬起水袖，在月光下跳起相同

的舞步。

水袖藏月光 ■李伴锋

这几天，老辉爹一直犹豫，要不

要将清水塘交还村里。

清水塘在风吹山脚下。当年他承

包清水塘，就有人说，不祥之地，谁知

是祸是福！他知道别人为什么这样

说。早年村里在那一带开荒，挖起很

多夯土，也翻出不少白骨，夜晚还看见

鬼火点点，听见市声嘈杂。

他偏不信这个邪！几十年来，他

在清水塘里养鱼，也养鸭。行情好，

会有几个钱银落袋；行情不好，肥鱼

肥鸭送人，也能有个好名声，但不是

什么祸害不祸害。

可是，最近家里出了怪事，说不

清道不明，都跟清水塘有关。他想把

它交回去，却又心存不舍。今天下

午，他坐立不安，抓起草帽就出门，径

直往清水塘那边走去。

站在堤坝上，他看到里面杂草丛

生，仅存一汪水窝，几只水牛在水窝

里摇头晃脑，翻转滚泥。三年前，他

修涵洞时摔断了腿，清水塘便一直荒

着，只是想不到它竟荒凉成这样。

“那天要是答应了‘狐狸发’，啥

事没有！”他喃喃自语。

上个月，他在村口遇见村干部

“狐狸发”。“狐狸发”说，清水塘不能

总荒着，村里打算收回。他感到奇

怪。清水塘荒废也有好几年了，为什

么早不说？他猜不透。当然，猜透猜

不透，他都不会同意。他早就将清水

塘视为自家产业，怎肯拱手相让？他

说，不会荒着，这几天就会蓄上水。

这事老伴拦着不让。老辉爹说，

你懂什么？老伴说，我不懂，就你

懂！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痛！老伴说

的是他摔断腿的事，她当时就说，他

这是遭报应。

他没听老伴的。他是老了，可他

有两个儿子，住在镇上。他这两个儿

子，老大比较稳重，也肯干；老二呢，

从小娇生惯养，不肯吃苦。他打算把

这件事交给老大，但要先问过老二，

免得以后出现不愉快。

老二果然不愿意，这在他意料之

中。可是，他去找老大，老大也不愿

意，却是始料未及。老大说现在养鱼

行情不好，都赔本了。他说行情是变

的，做了才有机会；还说不挣钱也要

做，不然鱼塘就没了。老大说容我再

想想。十天半个月过去，他又问过几

次，老大始终没个准话。

没办法，只好自己上阵。他拖着

一把锄头，艰难地下到涵洞口，才掏

了几下，就又摔了一跤，万幸的是，只

磕破点皮，没有伤筋动骨。他坐在地

上一时起不来，不由得喟叹，真的老

了，做不动了！又想，儿孙自有儿孙

福，不替他们硬扛了。

他打算将清水塘交还村里。

如果此时交出清水塘，也不会有

后面的那些事。

事情就是这么诡异！他刚动了

这个念头，老二突然就回来了，说鱼

塘他想做。他很高兴，毕竟有人肯接

下这份产业。老二前脚刚走，老大后

脚又到，说他想好了，听爹的话，接下

清水塘。他说刚才已经答应老二

了。老大说，说好的事现在反悔，爹

您不是开玩笑吧？

这下麻烦了。他只好去找老二，

说养鱼很辛苦的，清水塘还是给老大

做吧。老二坚决不肯放手。

因为清水塘，兄弟俩很快就闹翻了，

互不相让，反目成仇。他劝过，骂过，也

想过一些解决的办法，抓阄，或者共享经

营，可兄弟俩都不接受，都想拿个整的。

他听说老二还磨了刀，老大则准备了一

截钢管，要拼个你死我活。

先是都不做，后又抢着做，怎么会

这样呢？他想起以前的说法，心里直

发毛。手足相残，血光之灾，实乃家门

不幸，决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夕阳站到了山顶，脸蛋红扑扑，像

玩累了的顽童。转眼间，山顶上的圆

脸只剩半截，清水塘一半在夕阳的余

晖中，另一半已遮掩在山影幢幢之下。

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下午出

来时，老伴已经开始忙碌，又是杀鸡

又是烹鱼。今晚把两个孩子叫回来，

把孩子的娘舅也请来，解决清水塘的

事。事先他让老伴给两个儿子带话，

有话好好说，事情商量着办，若谈不

拢，他宁可把清水塘交回村里。

谁知道他们哥俩到时候会不会

脑筋短路！

趁着暮色，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

赶，到家时已是掌灯时分。老伴陪大舅

哥在说话，不见两个儿子。他问：

“他们两个呢？”

老伴说：“老二托人捎话，说不来

了，还说清水塘他不做了。”

他说：“那老大呢？”

老伴说：“老大也说不做了。他刚

才来过，屁股还没坐热，又回去了。”

“为什么又都不做了呢？”他感到

莫名其妙。

大舅哥凑过来，低声问：“你知道

他们为什么看上清水塘吗？”

他摇摇头，问：“为什么？”

“因为拟建的高速公路要经过清

水塘，征地可得一笔大额补偿款。”

“是吗？怪不得呢！”他恍然大悟，

又问：“那为什么他们又都不干了？”

“因为清水塘。”大舅哥说：“那一

带最近有重大发现，是古城遗址，很

难得，要保护，高速公路改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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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有是个古董贩子，常去

农村“捡漏”。一天来到一个村

庄，看到一位老汉正在擦拭一件

东西。李富有上前一看，是一只

铜狗。李富有又仔细看了看那只

铜狗，他推断，是清代晚期的物

件，市值2000元以上。

估算出了铜狗的价值，但要

花多少钱才能到手，李富有心里

可没有把握了。因为那老汉擦拭

得很认真，可见他很珍爱那只铜

狗，并且可能知道它是个值钱的

物件。看来，用较低的价格把这

只铜狗弄到手是不大可能了。但

是李富有不死心，他暗暗盘算了

一番，决定出个不高不低的价：

1000元。

主意拿定，李富有便同老

汉搭上了腔，说自己走亲戚走

错了村子，碰巧看见了那只铜

狗，想买回去玩。说着，李富有

冲那老汉伸出了右手食指：“我

愿意出这个价。”老汉看了看李

富有的手，摇摇头，然后慢慢地

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没这

个数不卖。”

碰到行家了！李富有不由得

心头一沉，脱口道：“这价格，您是

从……从哪里得来的？”

老汉想都没想便答道：“网

上！”

看来今天捡不到便宜了，

人家已上网查询到了价格，怎

么能还价！望着老汉坚定的神

态，李富有无奈地说了声：“成

交。”然后从包里数出 20张百元

大钞递给那位老汉。老汉犹豫

了一下，把那叠钱往回推了

推。李富有一见老汉要反悔，

连忙道：“你总得让我赚点路费

吧！”那老汉这才接过钱，揣进

了口袋。

把收购来的铜狗放入了自己

的包里，李富有忍不住好奇地问：

“您出的这个价格，从哪个网上得

来的？”

只见那老汉向屋檐下一指：

“那个网。”

李富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

看，屋檐下，放着一张湿漉漉的渔

网，上面还有一个洞，显然刚刚使

用过。

李富有纳闷：“这个网？”

老汉一笑：“这只铜疙瘩，是

我家上辈人留下来的，一直在墙

角那儿扔着。半个小时前，我那

淘气的小孙子把它扔进了河里，

我觉得它没什么用处，但扔了还

是可惜，就撒下网，把它给网了

上来。刚才我正在擦洗它身上

的泥巴……”

李富有还是不解：“那你为何

要价2000元？”

那老汉答道：“我的话还没说

完呢，把这铜疙瘩网上来后，发现

我的网在水里被拉破了一个洞，

这可是刚买不久的新渔网啊，它

花了我整整 200元！刚才，你伸

出食指，我以为你出价 100元，而

我想赚回我的 200元，所以就伸

出了两个手指，没想到你塞过来

2000元！看来，以后再遇上像你

这样‘走错了村子’的人，还真得

长个心眼！”

淘宝 ■杨亚爽

清水塘

学校操场成了一片浑黄的水

域。不是雨水，是雨水混着海水，泛

着淡淡的咸腥。

教师宿舍的门锁着，里头黑漆漆

的。拉拉知道，李校长那张旧木床和

几把破桌椅的腿，此刻正泡在水里，

胀得发软。泡就泡吧。她反倒喜欢

这样，操场成了大池子，池子里有鱼

在游。海水返潮溜进来的。

这是拉拉一个人的秘密。叫人

兴奋，又叫人紧张。

她没告诉任何人。说了，全村

人都会扛着网兜来，那她还能捞到

什么？拉拉今年十岁，打记事起，每

次台风过后，海水最多漫过宿舍门

槛，从没淹到过操场。即便积水，也

不过是天上落下的雨水，浑浊发黄，

更不可能有海鱼。

她把裤腿一直卷到大腿根。水

漫过膝盖，贴着大腿，凉津津的。水

很浑，看不清底下。可那一圈圈荡开的涟漪，忽

东忽西，忽聚忽散，她知道，那是鱼儿在游。可鱼

儿东一尾西一尾，哪里抓得住？得回家拿工具。

拉拉家与学校仅一墙之隔。她三两下跑回家。

屋里没人，妹妹不知跑哪儿疯去了，妈妈也不在家。

妈妈一准是下地去了。家里田地不多，却够

她从早忙到晚。几亩水稻要拔草，几分花生地也要

拔草，花生地边上还辟出一小块种菜。菜地天天要

浇水，妈妈抽不出空，便喊上拉拉。农村里，哪个孩

子不干农活？不管拉拉情愿不情愿，都得去。妹妹

比拉拉小两岁，却是指望不上，她也有她的差事，要

把家里那几只鹅喂好，赶它们去吃草，这可是留着

过年宰杀的。谁家过年不杀一只又大又肥的鹅

呢？祭祖时供在八仙桌上，那才叫气派，比鸡鸭体

面，祖宗也吃得欢喜。

拉拉从墙角拿出捞网。一米深的网兜，渔村

人家，谁家都有。捞鱼、捕蟹，还能掏黑狗。嘿！黑

狗，就是海里最不值钱的海参，黑黢黢、黏糊糊的，

像条大虫。不小心踩到，鸡皮疙瘩全起来。拉拉最

烦黑狗。操场里不会溜进黑狗吧？她心想。

操场上真的有鱼！不是一条，是许多条，在

浑水里甩着银白的尾巴。一条手掌大的白米鱼

尤其显眼，半截脑袋探出奶白色的泡沫，腮帮子

一鼓一瘪，像只没头没脑的陀螺在原地打转。

拉拉连裤脚都忘了卷，更别说袖子。她弓着

背，叉开腿，在水里扑腾，活像只逮泥鳅的水獭。

那白米鱼倒也机灵，尾巴一摆，从凤凰木底下溜

到榄仁树旁。拉拉跟在后面追，泥水溅得满身满

脸。忽然，鱼撞上了榄仁树。它翻了个白眼，肚

皮朝上漂了漂，又沉下去，两片腮微微翕动，像晕

过去了。拉拉网兜一抄，逮住了！有了经验，不

一会儿，又逮到两条白米鱼，还有几条白古鱼。

“嘿！今晚能开荤了！”

连着几天的台风，家里也没啥好吃的。瓦缸里

腌的咸鸭蛋顿顿吃，吃多了就害怕；花生米再香，嚼

多了也上火，硌得牙发酸。拉拉盯着网兜里活蹦乱

跳的鱼，仿佛闻到了煎鱼的香味。她心里头亮堂堂

的，像台风后刚冒头的太阳。那太阳悬在天上，像团

火球，热烈而霸道，把满地积水晒得直冒热气。

“得让春红、立强他们瞧瞧！”拉拉想。

她没往家走，提着鱼，昂首阔步地拐进村巷。

在立强家门口，她喊了两声。一个留着平头

的男孩子跑出来，瞅着那网兜，眼睛瞪得溜圆，嘴

巴张大：“哇！台风天的，哪来的鱼？”

“嘿！逮的！”拉拉头一扬，嘴角翘上去，欢喜

压都压不住。

“谁逮的？”

“我！”

“你？”立强摇摇头。台风天，正经渔民都出

不了海，谁能逮着鱼？这话鬼都不信。

拉拉偏不解释。一个人的秘密，藏着掖着，反

倒得意。她下巴一抬，爱信不信，转身大步往前走。

拐过春红家的墙角，撞见花姩。花姩眼尖，问网

兜里的东西。拉拉说：“鱼。”“哪儿来的？”拉拉不吭

声，脖子一梗，昂头便走。花姩在背后骂：“这孩子！”

春红家大门敞着。一个一岁多的男孩光屁

股坐在地上玩，领口一圈黑渍，是春红的弟弟。

见他自己玩，拉拉便知春红不在，定是被她妈喊

去田里干活了。台风天，家家活儿都多：拔草、砍

树，比过年还忙。可过年不过是扫扫房梁上的蛛

网灰尘，浆洗被席，图个干净。只有一样好，有糖

贡吃，母亲提前两天就得做。

拉拉想着台风天的好和不好。她往家的方

向走去，不由加快了脚步。

■麦麦

游
在
操
场
的
鱼

地址：（570206）海口市南沙路69号 电话：66829805 广告部：66829818 传真：66826622 广告许可证：海工商广字第008号 发行部：66660806 海口日报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电话：66829788 定价：1.5元

08
2026年10月21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许亮
美编：蒙海龙 校对：符海心 《椰城》征稿邮箱:hkszx2024@126.com

主办：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海口市文联
审核：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编委会

地址：（570206）海口市南沙路69号 电话：66829805 广告部：66829818 传真：66826622 广告许可证：海工商广字第008号 发行部：66660806 海口日报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电话：66829788 定价：1.5元

■陈位洲

捕鱼。 蒙海龙 作


